
    前两天，到朱家角朋友屋里去

白相。吃好夜饭，看好月亮，跟伊拉
门前的小河浜、狗尾巴草咾啥告个

别，准备回转去了。
有劲口伐，一帮子人走到院子门

口辰光，就拨脚下头“唧唧唧”个叫

声拉牢裤脚管了：有只赚绩（蟋蟀）
喏！借仔天浪锃锃亮个月光，大家一

阵手忙脚乱之后，一只“两尾子”（公
蟋蟀），就拨装进了一只纸信壳里。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
户，十月蟋蟀在我床下”，天气冷了

呀，聪明个赚绩应该是想，寻到暖热
点个床下头去孵好了。大家稍许讨

论一歇，一致决定，迭只“两尾子”交
拨张医生夫妻两家头，带到屋里向

去，好好交抚养。

张医生夫妻两家头老有劲，虽
然住辣上只角，勿过，屋里老有野

趣，狗狗猫猫勿去讲伊，花鸟虫鱼养
仔交关。一个热天下来，笼子里个叫

哥哥，盒子里个金铃子，罐头里个赚
绩，一家门，融洽得一天世界。

搿日夜里，张医生辣群里发了

只视频：赚绩罐头里，两只“两尾子”

拨一根赚绩草一引，开牙了。两家头
稍稍互相试探一下后，只看见朱家

角散养“两尾子”中气十足，一路高
歌猛进；张医生圈养个赚绩马上偃

旗息鼓，落荒而逃了。
一阵感慨之后，张医生决定：寻

个日脚，还是让朱家角赚绩荣归故

里，颐养天年。

唉，就勿晓得迭只赚绩心里是
哪能想嗰？伊又为啥会用叫声拉牢

阿拉个裤脚管？
勿管哪能，寒露一到，差勿多是

深秋了：鸿雁南飞，鸟雀呒没踪影，
螊绩躽到啥地方去？只有菊花，又是

到了盛开个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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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辰光弄堂里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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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饼与美饼

    搿趟国庆节，几个朋友

一道去看电影《我和我的祖
国》，其中“夺冠”搿段大家侪觉

得拍得好。辣全部七段故事里向，

我也最欢喜搿一段，勿仅拿 1984

年女排比赛夺冠个情节表现得淋漓

尽致，而且整个段落里向弄堂里个
气氛刻画得邪气逼真，上海闲话也

讲得原汁原味，看个辰光就好像自
家一勿当心穿越回小辰光去了。

一开场就有邻居告诉冬冬，夜
里要拿电视机搬到弄堂里，今朝有

女排决赛。别转身，搿个爷叔就辣对

女排个比赛调度评头论足，伊个老
婆经过伊身边，告诉伊“好像侬侪晓

得一样嗰，侬侪晓得嘛哪能勿请侬
去当教练啦？”看到搿搭，就好像听

邻居屋里向夫妻个家常对话一样，
演得邪气生动。对于呒没搿段经历

个人，可能会觉得导演拍得有点夸
张，但实际浪导演只勿过辣人物塑

造和镜头调度浪向更加突出戏剧性

而已，基本浪是忠实还原阿拉小辰
光个弄堂生活嗰。

上世纪 80年代初，家用电视机

个稀奇程度是现在个小朋友呒没办

法想象嗰，埃歇辰光啥人家屋里有
台电视机，绝对是一桩扎台型个事

体，热天乘风凉拿出来大家一道看
也是邪气平常个事体。

阿拉屋里买电视机之前，我每
天吃好夜饭，第一桩事体就是拿起

小矮凳到隔壁院子里去看电视，去

得晚了就轮勿到坐第一排了，我搿
种身高个小囡，抢勿到第一排位置

就啥侪看勿见了，只好听听声音。搞
笑个是，埃歇辰光每天看电视看到

点啥已经想勿起来了，但是吃好夜
饭就要去抢第一排位置个记忆倒是

记忆深刻得勿得了。
后来外婆屋里也买了台黑白电

视机，9吋嗰，吃好夜饭就像电影里
一样，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左邻右舍

到辰光侪自觉搬凳子来看，倒是我
吃好夜饭勿需要再急吼吼抢位子

了，一个前排位置总归有嗰。
电影里电视机天线东倒西歪，

引起电视画面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一弄堂个人头随着画面抖动也歪过

来转过去，邪气搞笑。结果冬冬奔上
奔下，勿断充当人工天线，一头汗溚

溚渧，看得阿拉心里向侪为伊急煞。
搿是电影里向故意制造个喜剧效

果，真实情况是，当时电视机浪侪有

两根拉杆天线，每天看电视之前，调
节天线个长度和方向邪气有讲究，

有辰光必须要有人用手捏牢天线，
画面才会变得清爽。搿个辰光屋里

向个人就会推来推去，结果是啥人
最想看搿档节目，啥人就只好立辣

电视机旁边捏天线。假使空气里湿

气重，手捏牢天线会觉得有点麻。
电影里向一整条弄堂、房子里

个木头楼梯、老虎窗外头个瓦片、楼
顶个晒台侪是真实还原，埃歇辰光

是有交关人家会辣晒台浪风干酱猪
肉，只勿过当时基本浪呒没人家养

狗，辣屋顶和晒台之间跳来跳去个
是猫。看到电影里小狗一口叼走固

定天线个肉，天线落下来了，电视画
面乱七八糟，一弄堂人跟着七歪八

牵，电影院里笑声四起。我突然特别
想念小辰光，想念和同学一道爬出

老虎窗，坐辣屋顶浪向个日脚，屋顶

个瓦片散发着白天太阳暴晒个余
热，阿拉倒是已经抬起头望着天空

开始讨论宇宙个广阔，因为埃歇辰
光通过书本、电视节目，阿拉已经懂

得世界勿仅仅是阿拉眼门前个弄
堂，终有一天，阿拉会离开搿搭，开

始自家个生活⋯⋯

    各人头浪一爿

天： 每个人都有自己
做事的余地， 都可按

自己的想法成事。

会捉老虫猫勿

叫： 有能耐的人不大
叫大嚷， 便把事情都

办成了。

篆刻 / 周建国

    从前弄堂人家烧饭烧菜侪离勿

开煤球炉，煤球样子跟乒乓球差勿
多，但是引火保火勿方便。后来有聪

明人发明了烧煤饼（也有称“蜂窝
煤”）个煤炉，用起来便当交关。辣煤

气呒没普及起来个辰光，大多数上
海人侪是搿能生活嗰。

老里八早买煤饼蛮吃力嗰，一

只木头方架子上摆 20只煤饼，像我
屋里人多，一个月要用 160只煤
饼，可以装满 8只木架。我呒没办

法一次性拿介许多煤饼运回
去，只好分两次买，用店里借

个推车推到屋里向摆好。到

了今朝我仍旧忘勿脱当年自

家十指墨墨黑，读唐诗《卖炭
翁》个体会。有人嫌店里卖个
现成煤饼价钿贵，就自家动

手做，阿拉屋里对门口
个人家就是搿能做

嗰。每逢伊拉
做煤饼，我侪

立辣边浪看闹猛。伊个煤饼模子是

两只分开来个圆筒，其中一只圆筒
里有 12根圆细铁，煤饼 12只孔眼

就是搿能做出来嗰。
自家做煤饼总是吃力来西，机

器做起来又快又好。埃歇辰光煤球
店里就有做煤饼个机器，一个戴手

套个工人立辣机器前头，脚一蹬一

蹬操作，一只只煤饼就从机器里吐
出来，做好一批就当场卖拨居民。

勿过，我还是欢喜买早就做好个
“旧”煤饼，因为新煤饼太湿，需要晾

干了才好用，旧煤饼已经干透，回到
屋里就可以直接放进炉子里烧。

再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家家户
户侪用上了煤气和天然气，各种煤

炉侪从生活当中消失了。印象中对
门邻居拿夹煤饼个火钳、通条还有

煤饼模子侪当废铜烂铁卖脱了。

呒没想到迭趟上海旅游节推出
一款“煤饼”样子新糕点，是老字号

采芝斋改良个五福蛋黄美饼，勿仅
拿伊造型改成蜂窝煤个形状，还采

用上海对口支援扶贫地区个原生态
食材，包括新疆巴楚个特级核桃搭

仔红枣，云南文山个黄小豆，再加上

花生油、花生酱和少许上海黄酒，研
磨调和制成饼皮。内馅则是五香牛

肉或山药干贝，再裹上蛋黄，烘烤成
一只只卖相好看个小“煤饼”。

从新闻里看到搿条消息，我第
二天就赶到成都南路上海旅游纪念

品展示中心。喔哟，生意好得勿得
了，侪卖光了！营业员建议我试试网

购。果然还是网购便当，当天下单、
付款，第二天就有快递小哥送货上

门。我立马开袋打量：小“煤饼”高
2.5厘米，直径 5厘米；表面有勿少

白芝麻和黑芝麻，还有一股香香个
味道；咬一口，味道邪气灵光！

    “日逐”上海话读若“捏

捉”，意思就是“每天、天天、一
天接着一天”。

这个已经相对老旧的上海
话用词，在更早些时候曾经是

民间的汉语常用词。譬如：五代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帝与

贵妃日逐宴于桃树下。”宋代李

长民《广汴赋》：“微臣鼓腹康衢
中，日逐儿童歌帝功。”元代前

后的《京本通俗小说》：“闲了经
纪，如今在家中，日逐盘费如何

措置？”明代冯梦龙《警世通
言》：“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进

钱钞应事务。”
描写宋代民间轶事的《金

瓶梅词话》里，“日逐”一词用得

相当频繁，而且还有与其他相
同词汇交替混用的情况。例如

该书第一章写潘金莲和武松之
间的故事：“这妇人每日打发武

大出门，只在帘子下嗑瓜子儿。
一径把那一对小金莲做露出

来，勾引这伙人，日逐在门前弹

胡博词扠儿难⋯⋯那妇人一脸
面上排下笑来，问道：‘叔叔，你

如今在哪里居住？每日饭食谁
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

都头，逐日答应上司’”。其中，
“每日”“日逐”“逐日”都是天

天、每天的意思。这和坊间白

话、乡里闲聊时人们用词的随
意性和多样性特征是吻合的。

说“日逐”曾为常用词的另
一个证明，是它有不止一种形

式的记录。清代《海上花列传》
记为“日朝”，《吴下方言考》

记为“日著”，《何典》记为“日

逐间”，元剧《谢天香》及上

例《金瓶梅》记为“逐日”

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日
逐”还曾是古代匈奴的

王号，后泛称古代北方

少数民族首领，与上述

用途迥异。这是翻

阅古籍时尤其

需要注意

区分的。

    6月里勿冷勿热，交关人

到崇明西沙湿地来旅游。湿地

浪蛸蜞多得来摸老老，游客见
了手脚发痒侪去捉，有钓嗰，有

拿棍棒撬嗰，有手伸进洞里掏
嗰；有一个人捉，有搭档捉，欢

声笑语，闹猛得勿得了。
栈桥浪来了一家三代，“蟹

蟹，我要蟹蟹！”孙子指着下面
又喊又跳。只见蛸蜞有个躲辣
洞口头，有个正辣打相打，

还有个东跑西走寻食吃。

做爸爸个马上跳下去捉。
蛸蜞小末小，来得刁，看见

人，洞里跑，眼睛一眨侪勿
看见了。

也有一只触霉头，心
急慌忙进错了洞，因为洞

口忒小，轧来轧去钻勿进

去，只好退出来乱窜。
爸爸三步并作两步冲

过去，正要伸手去捉，看见
蛸蜞个两只螯竖了出来，

张开口子像老虎钳，心里
吓丝丝，伸出去个手缩了

回去。爷爷奶奶连忙出点
子，连喊“用脚踏，用脚

踏”。儿子言听计从，一脚
踏下去。松开脚一看，蛸蜞

壳已经碎脱了，只有两只
小脚一动一动垂死挣扎，

眼看就要死脱了。
孙子哭出乌拉，吵着要爸

爸让蛸蜞活转来。奶奶边给孙
子揩眼泪边讲：“乖囡覅哭，叫

爸爸赔一只大嗰。”勿过一两分
钟，爸爸送来一只雄蛸蜞，还是

红颜色嗰。
孙子马上破涕为笑：“爸爸

真好，爸爸搿只蟹蟹真大！”

边浪游客听见了，侪笑出
声来。奶奶听了，边笑边训孙

子：“爸爸勿是蟹蟹，乌小蟹乌

嚼乌话，

当心吃生
活。”

一胖一瘦两个
小伙子也辣捉蛸蜞，一

开始是各归各单干，一
时捉勿着，后来讲好两

家头互相合作。正巧几
只蛸蜞辣洞外头白相，

两个人定了一个计策，

从两边轻手轻脚围过
去，突然加快脚步，嘴巴

里大喊一声“捉牢伊！”
蛸蜞立刻吓得朝洞里

向钻，有两只急吼吼钻进
了同一只洞里。两个小伙

子先用脚辣洞边头蹬，嘴
里“嘘嘘嘘嘘”个赶。赶了

一歇勿来事，只好硬弄，去
洞里掏。

胖小伙子自告奋勇打

头阵，袖子管一撸，蹲下来
手朝洞里伸。可惜臂把忒

粗，伸勿进去。瘦小伙子马
上讲：“我臂把细，让我

来。”手是伸进洞了，但是

够勿着，索性脚馒头着地，
面孔贴到烂泥浪，终于碰

到蛸蜞了，揪牢蛸蜞脚就
朝洞外拖。呒没想到用力

过猛，搿只蛸蜞脚断脱了，
蛸蜞又缩了进去。“今朝捉

勿着搿只蛸蜞勿做人！”伊衬衫
一脱，重新匐到烂泥里⋯⋯
到底捉出来了，是一只特

别大个蛸蜞！再接再厉，第二只
也弄着了，一雌一雄正好一对，

捂心得勿得了。
真是团结力量大，辰光勿

多，十几只蛸蜞到手。勿过代价

也蛮大嗰，休闲衫变成迷彩服，
面孔浪也沾了勿少烂污泥，只

剩两只眼乌子一眨一眨。


